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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伟大建党精神不是中共建党先驱们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建党之日突然产生的，而是中国共

产党的先驱们在特定历史条件、时空范围内创党建党活动中孕育形成的革命理想、信念、情感、意志、

品格的总称。伟大建党精神起源于十月革命开创的人类觉醒的伟大时代，溯源于五四爱国运动，发源

于上海、北京等重要地区，来源于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相关的革命先驱们，根源于创党建党的实践活动。

深入开展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起源、时间溯源、空间发源、主体来源、实践根源的研究，弄清伟大建

党精神具体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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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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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as neither inherent in the minds 
of its pioneers, nor did it materialize abruptly on the day of the Party’s establishment. Rather, it is a holistic 
concept encompassing the revolutionary ideals, convictions, sentiments, will power, and character forged by the 
pioneers  through their foundational activities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spatiotemporal conditions. Originating 
in the great era of human awakening sparked by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is spirit drew inspiration from the 
Fourth Patriotic Movement. It took shape in some key regions like Shanghai and Beijing. Deeply rooted in the 
practical endeavors of party building, it drew nourishment from the revolutionary pioneers who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PC. Conducting in-depth research into its temporal origins, historical traces, geographical 
emergence, human sources,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to clarify precisely where and how this spirit came into 
being—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Keywords：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historical origins; geographical origins; human sources;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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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历史，不仅是一部艰苦卓

绝的奋斗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锻造史，而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及其锻造史上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

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源头和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

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

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 习近平总书记在

此首次正式提出“伟大建党精神”的概念，并科

学揭示其历史起点、基本内涵与历史地位。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5 周年、伟大建党精神命题提出 5
周年来临之际，深入开展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起

源、时间溯源、空间发源、主体来源、实践根源

等研究，弄清楚伟大建党精神具体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来的，有助于全党自觉弘扬和践行以伟大建

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助于

增强全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思想自觉和精神主动。

一、时代起源：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了

中国人民的觉醒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识、思维、精神、思

想是与物质、自然界、存在相对应的范畴，都是

人脑的机能，是对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

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

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

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 思维

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

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

起发展起来的”[3]。精神源于社会存在，是一个人

内在思维、情感、意志及其行为的强大动力和外

在表现；伟大建党精神源于人类觉醒的伟大时代，

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

中铸就的革命理想、信念、情感、意志、气节、

品格的总称。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4]，中国人

民伟大觉醒的年代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1917 年，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开启了人类觉醒的新时代，也推动了中国人民特

别是长期以来致力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分子

的伟大觉醒。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

利中看到了曙光和希望，开始把目光从欧美转向

俄国，向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8 年 11 月底，李大钊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演

说中指出，一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劳工主义

的胜利，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创造了人类历史

的“新纪元”，是不可抗拒的“世界的新潮流”。“人

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

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

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

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5]247-248 同年

12 月初，他在《Bolshevism 的胜利》一文中热情

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称俄国革命不独是俄

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

类普遍心里变动的显兆”，“是使天下惊秋的一

片桐叶”。Bolshevism 的精神，是“全世界人类

融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Bolshevism 的胜利，

“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

精神的胜利！”展望未来，“人道的警钟响了！

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

世界！”[5]246

1919 年 4 月，陈独秀在《纲常名教》的短文

中声称：“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

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

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在《二十

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各国劳动界的势力》等文

中，他开始改变对十月革命的看法，认为俄罗斯

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自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后，欧洲劳农两界，

忽生最大的觉悟，人人出力和资本家决斗。”“这

种革命，在政治史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6]97-98

1919 年 5 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

消息传回，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爱国热

情，加深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痛恨与不满，

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与巴黎和约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1919 年 7 月、1920 年 9 月，列宁领

导的苏俄发表了两次对华宣言，声称废止沙皇政

府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掠夺

的中国领土及一切权益。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

子开始同情和向往俄国革命，在传播、研究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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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过程中逐步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坚定走俄国革命道路的决心。毛泽东曾经指出，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

所看不见的伟大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

精力，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

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从思想

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的面貌才

发生根本性变化。“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

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

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7]1471

在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和共产国际的积极帮

助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是中国人民伟大觉醒的产物，是世界历史新潮流

发展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建党历程中，

认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真理，确立起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自觉担负起争取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并在实践中铸就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

意志和崇高品格，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

二、时间溯源：五四运动造就了伟大建

党精神形成的必要条件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

始。”[8] 伟大建党精神不是中共先驱们大脑中固

有的，而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其形成过程与中国

共产党创建史相一致。中国共产党虽诞生于 1921
年 7 月，到次年 7 月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

完成创建，但其历史起点却源于 1919 年的五四运

动。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伟大建党精

神的形成作了必要准备，奠定了重要基础。

首先，作为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打破了

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迷梦，

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五四运

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于揭开了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鸦片战争开始后，西方

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从此，开始觉

醒的中国仁人志士和先进分子为了摆脱民族蒙羞、

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命运，走上了向西方

寻求真理的艰辛道路。从“师夷长技”、主张君

主立宪、建立中华民国到拥护“德先生”“赛先生”，

“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

是不能实现”[7]1470-1471。正当中国人民陷于迷茫、

彷徨之际，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直接催生的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开始摆脱改良主义、

“民主主义”的思想禁锢，重新审视挽救民族危

亡、振兴中华的道路。例如，用“强力拥护公理”，

创造“新时代的精神”[9]427；“精神解放”[10] 是一

切解放的基础；实行民众大联合，效仿俄国的十

月革命；通过“阶级战争”的方法实行“无产阶

级专政”[11]；“社会主义”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

根本方法 [12]；等等。全然一新的思想观念开始成

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

其次，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开始与工人阶

级相结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

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的主体来源。任何政党都是

建立在一定阶级基础之上的，代表本阶级的利益。

五四运动持续到 1919 年 6 月初。北京学生的罢课、

抗争运动遭到反动军警的大规模逮捕和镇压，激

起了全国各地学生的进一步抗议活动。在上海学

生“沿街跪求”商人罢市之际，上海工人于 6 月 5
日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次日上海各界联合

会成立，决定开展罢工、罢课、罢市。随后，“三

罢”运动扩展到全国 20 多个省区、150 多个城市。

工人阶级自发组织起来，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就

显示了强大力量，成为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决定

性因素。由此，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单纯依

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改造中国和社会的理想，

开始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与工

人阶级相结合，奠定了伟大建党精神主体形成的

基础。

再次，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坚持真理、坚定理想”精神的形成创造了必

要前提。马克思主义虽在五四运动前就开始在中

国传播，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等少数知

识分子对其作了较为系统的传播，但对广大知识

青年而言，当时对各种“主义”“思想”的认识

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直到五四运动开始后，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形

形色色“主义”的根本不同，产生了“竭力传播

德谟克拉西”[13] 的思想自觉，兴起了研究和传播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热潮。瞿秋白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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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之痛，“触醒了空泛的民主

主义的噩梦”，所以五四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

倾向于社会主义”[14]20。可见，五四运动为促进马

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

了重要基础。

最后，五四运动中形成的“五四精神”，是

推动中国先进分子创建共产党的强大动力，构成

了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源头。五四学生运动，一

开始就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口号，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

运动期间，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和骨干分子遭军

警殴打、逮捕甚至迫害，但学生抱定“誓死不做

亡国奴”的决心，表现出大无畏、不妥协的抗争

精神。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演

讲中指出，与以往爱国主义运动所不同的是“五四

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直接行动”和“牺

牲精神”[9]518。实际上，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精

神不仅在于“牺牲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还体现在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特

别是“民众大联合”的精神以及在知识分子和工

人阶级中所表现出的历史主动精神。五四运动的

胜利，是“五四精神”的胜利。“五四精神”孕

育了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内容，成为激励中国先

进知识分子创建共产党的原动力。

三、空间发源：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的

主要城市和地区

中国共产党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孕育诞生

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

从一开始就具有分散性的特点。从空间起源看，

创建活动首先发起于上海、北京，随之扩展到湖

北、湖南、山东、广东等省几个大城市以及旅法、

旅日的学生和志士中。这些分散在不同地区、已

经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分子，在创党

建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气、神虽各有特点，

但其共同的理想追求、使命担当、革命意志、为

民情怀，构成伟大建党精神的空间来源。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工人阶级

最集中的城市，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

播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中央机关所在地。

1920 年 6 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 2 号自己的寓所

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党组织，会议起草了党纲；8 月，

在老渔阳里 2 号《新青年》编辑部，上海共产党

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

期组织，实际肩负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

用，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

中心”[14]28。在上海党组织的联络、指导和推动下，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北京、武汉、长沙、济南、

广州、旅法、旅日等地早期党组织纷纷建立。次

年 7 月，上海党组织发起的中共一大在法租界望

志路“李公馆”内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创建，到中共一大

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

红船上举行），历经艰难险阻，充满惊心动魄，

在渔阳里、望志路—南湖红船等地孕育形成了以

追求真理、敢为人先、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立

党为公、忠诚为民等为主要内容的创党建党精神。

北京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新文化运动的中

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早期传播的主阵地，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孕育地

和重要起源地。1920 年 2 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

离京，途中两人相约建党。3 月，李大钊发起、成

立全国第一个有组织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

术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 月，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李大

钊办公室正式成立；11 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成立。北京早期党团组织建立前后，直接派人到

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开展工作，对全国

建党并筹建北方党团组织发挥了重要推动和促进

作用。在北大红楼等地孕育形成的为国为民、再

造中华的初心使命，启迪思想、播撒火种的铁肩

担当，坚持真理、牺牲奉献的精神追求，构成伟

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来源。

除上海、北京外，湖北、湖南、山东、广东

等地是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地方组织的重要省份。

各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建党先驱们在建党活动

中表现出各具特点又内在一致的建党精神。比如，

董必武、恽代英等湖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

分子，以两条不同路径先后开始了建党活动，孕

育了“坚定信念、勇于担当、创新求变、不惧牺

牲”[15]203 以及追求真理、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

优良品格；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湖南建党先驱

们在建党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湖湘文化底蕴和特

点的“求真务实、经世致用，服从真理、敢为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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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精进、视死如归，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

精神风范；王尽美、邓恩铭等济南建党先驱们在

建党过程中体现出坚守初心、勇于担当、不畏险阻、

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陈独秀、杨匏安、谭平山

等广东建党先驱们在建党过程中彰显了坚持理想

追求、践行初心使命、敢于奋斗牺牲、投身工人

运动等革命精神。

此外，蔡和森、赵世炎、李立山等在旅法共

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过程中体现出追求真理、勇于

革新、不怕困难、团结奋斗的革命精神；施存统、

彭湃等在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中彰显出“艰辛

探索、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敢于斗争”[15]345-346

的精神。

上述省份或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的重要发源地，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

统特别是近代以来思想文化演进、经济社会状况

紧密关联，与其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所处的地

位、作用紧密相关。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

及其建党形式，决定了各地孕育形成的建党精神

各有特点又本质相通。它们共同构成了伟大建党

精神的空间来源，综合汇聚成“坚持真理、坚守

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四、主体来源：直接和间接参与中国共

产党创建的先驱们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创造的最终结果“总是从

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

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

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

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6] 同时，

“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

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

人的行动构成的”[17]。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正是如此。

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在中国

共产党创建中发挥了领袖和先锋队作用，但早期

的青年团员和先进知识分子、觉醒起来的工人阶

级等，也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为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贡献，他们

都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体，也是孕育伟大建党

精神的主体。

首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是创建中

国共产党、孕育伟大建党精神的直接主体。中共

一大召开时，全国有党员50多人；中共二大召开时，

全国党员共 195 名 [14]34-42。其中，代表性人物包括：

李大钊、陈独秀、董必武、毛泽东、王尽美、谭平山、

李达、邓中夏、蔡和森、何叔衡、邓恩铭、张太雷、

赵世炎、杨匏安、陈望道等。他们虽出生在不同

地方、不同家庭，人生履历、成长轨迹不尽相同，

但身上都蕴含着某些类似、共通、共有的精神品

格。这主要体现在面对国家积贫积弱、人民受苦

受难的现实，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

救国救民抱负，具有探寻、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行

动。五四运动前后，他们不约而同地从信奉各种

“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从此，

他们矢志不移，为了民族独立平等、人民自由解

放，国而忘家，勇敢面对险恶政治环境，敢于斗争、

不怕牺牲，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

的崇高品格，体现了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

和忠心。正是这些建党先驱们身上共同蕴含的精

神特质，构成了“伟大建党精神”最直接、也是

最重要的主体来源。

其次，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是创建中国共

产党的得力助手、孕育伟大建党精神的辅助主体。

自 1920 年 8 月上海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

到 1922 年 5 月止，全国地方青年团组织在曲折中

发展壮大到 17 个，团员总数达五千人 [18]70。同时，

赴欧勤工俭学的学生在巴黎建立了旅欧团组织。

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

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18]74。该组

织对外宣称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因而早期

党组织的很多不便公开的工作都是利用团组织及

其机关报《先驱》开展的。青年团在共产党员俞

秀松、施存统、赵世炎等领导下，以学习宣传社

会主义、“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

培养青年革命精神为己任，涌现出像任弼时、邓

小平、萧劲光、李维汉、陈毅、毛泽覃、陈延年、

于树德、李树彝、黄爱、庞仁栓等一大批优秀团员。

其中，黄爱、庞仁栓在领导长沙华实沙厂工人罢

工斗争中被军阀逮捕杀害，为了信仰献出了年轻

的生命。李大钊称他俩是“为他信仰的主义而死”，

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18]59。广大青年团员在“主

义”纷呈的时代坚定选择社会主义，积极践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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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旨，立志用新的方法改造社会，组织进步社

团、创办进步刊物，冒着生命危险远赴苏俄求学，

深入工厂开展社会调研、思想启蒙，领导工人罢

工运动，彰显了坚守信仰、追求真理，践行初心、

服务工农，敢于担当、不怕牺牲，开拓进取、一

心向党的革命精神，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作出

了积极贡献。

再次，觉醒了的工人阶级是奠定中国共产党

的阶级基础、孕育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主体。“工

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19]

只有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团结起来共同斗争，

才能摆脱压迫和专制，把自己从苦难中解放出

来。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有产业工人 200 万左右。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觉醒，由自在走

向自为，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主力，体现了敢于斗

争和牺牲奉献精神。随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

的结合，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从原来主要是为增

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转到主要为争取

民主、自由、人权的政治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广大工人阶级从香港海员罢工开始，掀

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期间，全国发

生大小罢工 100 余次，参加人数 30 万以上 [14]45，

涌现出苏兆征、林伟民、林祥谦、施洋、邓培、

彭礼和、项德隆（项英）、史文斌、高斌等一大

批工人运动领袖。“二七”惨案中，壮烈牺牲者

58 人，受伤者 300 余人，被捕入狱者 40 余人，被

开除而流亡者 1000 余人 [20]。他们中除少数是党员、

团员外，更多的是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为了反

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为了无产阶级的自

由解放，中国工人阶级表现出强烈的组织纪律观

念、团结协作精神，彰显了彻底的斗争精神、牺

牲精神，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实践根源：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主要

革命活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意识从一开始就是

社会存在的产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

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1]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地

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伟大建党精神不是建党先驱

们头脑中主观自生的东西，其根源于建党实践，

并反作用于建党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广泛传播、先进知识分子同工人运动的结合、

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中共一大和二大的召开

等直接相关，正是在这样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中

孕育产生了伟大建党精神。

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的确立与坚

守，根源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

习、研究和宣传，以及知识分子群体中发生的问

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反对无

政府主义的斗争、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等。一批

先进知识分子在反复比较、论争和试错的过程中，

逐步认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相继选择

马克思主义，坚定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如，

毛泽东在经历上海短暂实验工读互助生活的失败、

湖南自治运动受挫后，认识到“政治改良一途，

可谓绝无希望”[22]，确立起走“俄国式的革命”

道路的信念。又如，周恩来曾回忆说：“我方到

欧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去年秋参

完妥了我的目标”，即“C.ism”。从此，“我认

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

奔走”[23]。

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担当精

神，根源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五四运动、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建党先驱们创建

工人阶级政党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1919 年 5
月初，当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

传来，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

立刻“直接行动”，掀起了一场为拯救民族危亡、

捍卫民族尊严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当早期马克

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中看到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

强大力量后，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

面来，深入工人群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

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一部分工人的阶级觉悟因此

得到进一步提高，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

此基础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决心通过

创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按照共产主义者

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18]486。李大钊在《狱

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

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

功为罪，所不暇计。”[24]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积

极探索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的道路，在中共二大会议上正式确立了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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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明确当时党的奋斗目标是

对内“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统

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

的完全独立”[18]133。这一切充分彰显早期马克思主

义者和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精神品格。

敢于斗争、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根源

于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建

党先驱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赤

色”革命，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

论战，秘密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共产党，

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等一系列革命活动。1919 年 6
月初，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运动，激起

了学生的愤慨，北京学生重新上街游行抗议，遭

到军警的残酷迫害，陈独秀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传单时也遭警察逮捕，但他们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

室”[9]424。陈独秀获释后，行动仍受到监视和限制。

他秘密离京抵达上海，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

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1920 年 1 月，

周恩来在领导天津学生抵制日货、向直隶公署请

愿的斗争中遭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坚持向难友

传播马克思主义，出狱后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加入

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身为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教授，每月薪水高达 200 元左右，但他将大部分

收入均用于公益事业、接济贫寒青年和支持革命

活动，自己省吃俭用、家庭生活拮据。1921 年 7 月，

全国各地党小组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齐聚上海召

开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正式诞生。

正是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

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25] 的理想追求、使命

担当和牺牲奉献精神。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同样根源于早

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创党建党的革命实践。

知识分子在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

对劳工阶级的深切同情和深厚情感，激发起救民

于水火之中的理想抱负。李大钊早在 1919 年春就

揭示了唐山煤厂工人不如骡马的生活状况。1920
年初，在李大钊的宣传鼓励下，北京一些革命知

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深入到人力车居住区开展社会

调查。“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

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15]47 陈独秀通

过调研，揭示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的悲惨命

运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从此，早期马克思主义

者为教育启发劳工阶级的思想觉悟、争取工人阶

级自身的解放、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不懈奋斗。中

共一大作出了第一个决议，将成立产业工会作为

“党的基本任务”，对在工人中开展政治思想宣

传、创办工人学校、组织发动工人运动等工作作

出了部署。1921 年 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

告成立，目的就是把产业劳动者组织成为一个“有

力的团体”，“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

尤其是要“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

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18]46-49。在领导工人运动过

程中，共产党员、江岸地区罢工总负责人林祥谦，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刽子手的屠刀，坚持“头

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一批党员、团员在

工人运动中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充分显现了他

们对党和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不辜负劳苦大众

殷切希望的精神风范。

此外，中华民族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为

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滋养。其中，天

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为先进知识分子接

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思想前提；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为早期共产党人的使命

担当提供了精神支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价

值取向为早期共产党人敢于牺牲的精神奠定了道

德基础；心忧天下、精忠报国的民族气节为建党

先驱们为国为民情怀的产生提供了心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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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9 页）  尊重、对非工具性规则权威的

持守及对政治权力限度的清晰阐释，对当代中国

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创新社会治理、保障公民权

利具有重要的理论参照价值。它深刻提示，良序

政治离不开对规则本身的敬畏与对个体自主空间

的维护。然则，吾辈亦须清醒洞察其理论在拒斥

实质性目标、文化适应性等方面的局限。中国独

特的政治传统与转型期社会特质，要求我们在汲

取奥克肖特思想精华的同时，有效回应民众对美

好生活的诉求，审慎平衡个体活力与社会整合、

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规则权威与治理效能之间

的复杂张力。质言之，奥克肖特之理论非为操作

蓝图，实乃激发吾辈立足本土实践、进行创造性

理论探索的宝贵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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